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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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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是帕米尔高原塔吉克族年轻人结婚
的最佳时节，也是跳鹰舞次数最多的时候。
一天，我行走在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瓦
恰乡，只见一处平顶屋院门上，摆着一对大头
羊的羊角，上面绑着鲜艳的红色绸布，那是帕
米尔高原上特有的“宫灯”。有年轻人拿着鹰
笛和手鼓在门口吹打着，十多位塔吉克族男
女和着音乐的旋律舞动。他们正在跳鹰舞，
只见他们双臂忽而如鹰翼舒展，忽而曲肘振
翅，酷似山鹰纵身飞向蓝天，每一个动作是那
么活灵活现，展示着他们的骄傲与激情。此
情此景令我兴奋，能在高原上遇到一场婚礼
舞会，这是一种运气。我不禁停车走过去，静
静地观赏着鹰舞。

和世界上许多民族把飞禽、走兽、植物
当作民族象征一样，鹰舞源于塔吉克族早期
的自然崇拜，他们把鹰视为忠诚、勇敢、正
义、英雄的化身，象征着坚定不移的意志和
勇往直前的精神。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塔
吉克人模仿鹰在长空飞翔的动作，形成了独
特的鹰舞。这种舞蹈的主要伴奏是鹰笛、手
鼓和塔吉克热瓦甫，其中鹰笛最为特殊，是
用老鹰翅骨制成，上面有三个孔，能吹出七
个悦耳动听的音节，如雄鹰在山中呼叫，清脆
悠扬。

鹰舞主要发祥于瓦恰河谷和塔什库尔干
河谷，形式有“恰甫苏孜”“买力斯”“拉泼依”
三种。“恰甫苏孜”属于大众型舞蹈，表演时，
多由两名男子先上台共舞，模拟一对鹰在天
空中互相追逐嬉戏，或肩背近贴或侧目相视，
继而加速行走，又蓦地分开飞翔，步伐灵活，
活脱脱一幅鹰下冰山的雄健情景。“买力斯”
是一种民歌伴舞的自娱性舞蹈，一人或多人
在豪情满怀地唱，其他人在激情澎湃地跳，
有时是边唱边跳，或旁人伴唱，男女对舞。

“拉泼依”多在家庭内部举办的舞会上跳，与
其他形式不同的是，这种舞蹈只用一个热瓦
甫伴奏就行了，舞蹈的动作自由、轻盈，不少
塔吉克人在家里招待客人时，通常采用这种
舞蹈助兴。

无论哪一种表演形式，鹰舞都不受场地
限制，既可以在舞台上精彩表演，又可以在山
地和草场上跳，还可以在家里跳；既可以一人
跳，也可以大家一起舞。尤其是在重大节日
和结婚等喜事时，大家齐聚一堂，随着鹰笛与
手鼓的伴奏，迈着飘飞的步子，踏着自己的阅
历与脚印，频频起舞跳跃，以示热烈庆祝。

此时，路过的游客纷纷停下观看，当地群
众听到有鹰笛声音后也从附近赶来，人员越
聚越多，男人们腰间系着红色布带，女子们梳
着发辫，身穿红色的连衣裙，轻盈盈地来到这
里，不等邀请，便情不自禁地加入跳舞的队伍
中，尽情展示舞技。男子们模仿雄鹰展翅，双
臂一高一低展开，如鹰翼般上下摆动，脚步轻
快灵活；女子们则随着手鼓和鹰笛的乐声摇
摆身体，或是相互背靠背错肩对跳，或是频繁
变换舞步，每个动作轻松自如，柔和平稳，加
上绚丽多彩的服饰、手腕上闪亮银饰发出清
脆的声响、花边耀眼的平顶“库勒塔”，衬托出

一种妩媚动人的场景。
这一刻，我为这一场盛大的舞会而身心

震动，感觉鹰舞不再单纯是塔吉克人的舞蹈
了，而是一场人与鹰、与高原、与千年岁月的
对话，是高原民族对生命的赞颂，是对洁白雪
山眷恋的真情表达。

正当大家跳得沉醉时，一位脸色黝黑的
老者在家人的簇拥下缓缓走来，跳舞的人们
见到他后立即停下舞步，纷纷走上前与他握
手，并邀请他和大家共同跳舞。

老人叫库尔班·托合塔什，是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鹰舞代表性传承人。这个以
鹰舞为傲的老人从小痴迷跳舞，一生通过鹰
舞传递对自然的敬畏和对高原的忠诚，传播
塔吉克人关于鹰的民间传统文化艺术。

库尔班·托合塔什出场后，气氛骤然热烈
起来，所有跳舞的人自觉站成一圈，鼓掌、吹
哨，欢呼声此起彼伏。随着鹰笛与手鼓一响，
老人的脸上便荡漾出一种兴奋情绪，他甩掉
手中的拐杖，快步来到场地中央手舞足蹈。
只见他如痴如醉，旁若无人，熟练地将两手伸
开上下摆动，有节奏地耸动微颤，时而振翅直
上，时而快速俯冲直下。看着老人的舞姿，人

们感觉他不是一个耄耋老人，而是一个激情
旺盛、充满活力的青年，一只不畏狂雪展翅翱
翔于慕士塔格峰周围的雄鹰。

我的心思跟着库尔班·托合塔什的舞姿
在帕米尔高原上纵横驰骋，突然想起了电影
《冰山上的来客》中的一个镜头：一名能歌善
舞的人主持舞会并率先起舞，再逐次邀请其
他人伴舞。舞会达到高潮时，群情激昂，人们
情不自禁地用口哨、击掌和呼声助兴……那
个领舞的人多像眼前的老人，那身影便是冰
山之巅鹰舞的风采与魅力。一位学者曾说
过：鹰就是塔吉克人，塔吉克人便是鹰。鹰人
合一，就是对塔吉克鹰舞的最佳诠释。

不一会，只听有人喊道：“新娘的婚车到
了！”所有人瞬间停下欢快的舞步，自然列队
欢迎。婚车在家门口停稳后，几个妇女走上
前向一对新人身上洒白面粉祝福，鼓声、鹰笛
声又响起来了，人们再次跳起了群体鹰舞送
去喜庆与祝福，把婚礼推向了高潮。此时，
远处的雪山顶上，朵朵白云在蓝天中织成了
斑驳的图案，给高原增添了别致的特色，一
只雄鹰从低空滑翔而过，正是为这场婚礼道
喜呢！

■行与思

知合玛，整个秋天，我想要给你写封信，可这
封信并没有写完。

在那些阳光温暖而恬静的日子里，我的信笺
款款铺开，可我能写点什么呢？黄叶在辽阔而稀
疏的白杨林间飘舞，仿佛一夜之间，大自然迎来
了一年中最为隆重的告别。

持续的干旱和狂啸的秋风四面夹击，树叶们
毅然决然地告别树干，告别朝夕相伴的树林，像
被驱赶的牛羊，从林子深处的各个角落里奔窜出
来。有的落在水面上，随着溪流开始一段崭新的
旅程；有的落在背风的山坳，被阳光日复一日地
暴晒，逐渐脱去了水分，变得枯焦。轻飘飘的枯叶
放下了往日在树干上不为所动的矜持，身不由己
地随着风隐没于茫茫无着的沉寂。那些粗壮而高
大的白杨树干，从春夏时节的淡绿色，不经意间
变为灰白色，盎然挺立于草原之上，更加接近蓝
天流云。

此前的马兰花滩是一片紫色的花海，那些数
也数不清的花瓣，在挥霍了一个夏天后，不露声
色地遁迹于赖以存活的草原。试图刻意记住一片
花海生长绽放、蜂飞蝶舞的样子，并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真正的铭记，往往来自刻骨铭心的经验。
那个声称曾经死过一回、又活过来的强巴大叔，

随口和我说起他某次生死逆转的特别时刻。强巴
大叔口中所谓的死，是骑他那匹倔脾气的马飞跑
时不小心摔下来昏死过去的一段时间。他只觉得
头重重跌落在草地上，随着痛感袭来，一下子失
去了意识。就在他觉得自己要死去的一刹那，他
却突然地长舒了一口气，活过来了，像是从梦中
醒来。睁开眼时，映入强巴大叔眼帘的正是一丛
丛在草原上最为平常的马兰花，这带给他前所
未有的真实和满足。随后，他就泪流满面地撑起
身子，一边数落着那匹惊魂未定却还守在他身
边的马，一边拉起缰绳，一瘸一拐地走向村庄。
从那以后，他笃定马兰花是世界上最美的花；在
他看来，是马兰花亲眼见证了他活过来时的喜极
而泣。

秋天的麻雀总是喜欢聚在一起，这些闹腾的
精灵，在光秃秃的白杨林里，从一棵树飞到另一
棵树，又从那一棵树飞到更远的树上，不停地用
翅膀裁剪和煦的阳光。午后的一段时间，林子里
显得有点安静，那些成群的麻雀似乎突然销声匿
迹了，原来它们是飞到附近的村庄里觅食去了。
我有时会想，有一天我会不会也像麻雀，告别我
的村庄，去很远很远的地方谋生或者旅行？回望
来路，对一个人而言，无论远在天涯还是近在咫

尺，故乡的方向一定是归心似箭的方向。渐渐地，
渐渐地，在这儿，在那儿，在离心灵最近的地方，
有些草已经黄了，可有些还绿着，似乎是草原特
意为那些没能在风景最好的时候造访的游客，留
下的最后的念想吧！

那一年秋天，我们经过交乎凯山口，快到山
口时，突然下雪了，天阴沉得像一团铅块，仿佛
要从头顶上坠落。寒风不断搅动雪花，有些遮
住了我们的双眼。迷茫中，一个穿着皮袍的牧
人，正驱赶一群黑牦牛走向山口。牦牛们似乎
完全明白牧人的意图，竖起尾巴，挺立犄角，呼
出一团团白气，托举起一座雪山。在杂沓的牛
群中，一头小牛犊在雪中不慎滑倒，两只大大
的眼睛露出惊恐的神色，整个身体匍匐在冰冷
的草地上，小肚子激烈地起伏着。这时，几只成
年牦牛迅速围住小牛犊，用呼着白气的嘴小心
地拱着小牛犊慢慢站立起来，左右呵护它缓缓
行走在风雪中。没想到牧人一声尖利的呼哨，
小牛犊居然开始跟着大牦牛小跑起来，它那摇
头晃脑的憨态，一下子融入大地无边无涯的混
沌之中。

草原的秋天大多时候是晴朗的，但也有例
外，是在我们常去的海螺似的红山上。起风的时

候，高高的木桩上经幡飞扬，一边的山坡上，白
塔静如处子，任由风从四面八方抽打。这时，我
们难免会看见一只鹰在它的领地上空盘旋。它
一会儿飞到南山森林的边缘，一会儿又飞过村
庄和白杨林的上空，飞到天的高处、更高处。鹰，
对于发现它的眼睛而言，是一个黑色的意象，是
一块会飞的黑曜石，也可能是一段由远及近或
者由近及远的翅膀反复扑腾的运动轨迹。当它
飞来的时候，我们的眼里不再有蓝天和白云，也
不再有自己，只剩下了飞翔的鹰。在这个季节，
我们已经习惯于将自己的境遇和感受，轻易地
寄托给那在高处的鹰。在我们视野所能抵达之
处，鹰是频繁且长久地与我们相伴的活物。我们
常常想当然地以为，我们眼里所见亦即鹰之所
见，这是秋天萧瑟的草原赋予我们的灵感，或者
说是奇思妙想，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我们对遥
远地方的盲目憧憬，也治愈了我们长久在草原
上了无生气的孤独。实际上，我们并不是那在旅
途中迷失的异乡人，对这片草原，我们是如此熟
悉且无比热爱。

很快，冬天就要来了。那时，大雪将封锁所
有的山路，那条从阿木去乎蜿蜒而来的小河，
也会被积雪包裹在一条悠长的玉带上，白杨林

将陷入一片白色的冰晶世界。鸟儿们会进入一
个短暂的觅食困难期，阁楼的窗前，经常会飞
来一些饥饿的鸟，有时是鸽子，有时是叽叽喳
喳的麻雀。我总会在阁楼的窗台上、院落的空
地上，撒上足够喂饱它们的青稞或苞谷。那片
因积雪反光而耀眼的草原又是另外的一番场
景了。一次在红崖下，我亲眼看到西道草阿姨
一手拎着一袋青稞，一手用一个细长的鞭杆探
进松软的洞口，给饥饿的旱獭投喂。远远看起
来，和广袤旷达的草原相比，她那穿着皮袍的
身影是那么渺小，她弯腰探寻洞口的姿态是那
么卑微，有几次她甚至跪下来，脸几乎要贴在
地面上了。

鹰在这个季节特别兴奋，经常在空中盘
旋，毫无遮掩的大地一览无余，给它提供了更
多捕猎的机会。当然，我也可以去很远很远的
地方打猎，打点野鸡野兔什么的，然后再骑马
回来。有时坐在燃烧牛粪的火盆旁，我喜欢一
遍又一遍地读你写给我的信，这封信从我降
生时就开始动笔了。我想给你写一封回信，整
个秋天，在美丽的白杨林间，在离心灵最近的
地方，我总在默默地想着这一件事。我的村庄
知合玛……

■非遗走笔

表弟老早就邀请我得空时回老家吃烤全羊：
“自己养的，就在大院里烤！”言语甚是豪迈，底气十
足。烤全羊造价高，过去只能在坝上草原吃，就算你
有钱有羊，最关键的是烤羊师傅难求，如今这种口
福早已“飞入寻常百姓家”了。

必须回，更因表弟家的大姑娘要结婚，这是大
喜事。满族姑娘远嫁，我们那里兴大办回门宴，这
是传统礼俗。“过门”前一天，女方家先办“填箱”
礼，亲戚们相送，依依不舍；待姑娘过了门再回
来，身份变了，更要郑重接待。我的姥姥家是大家
庭，共百八十人，多年未见的，尤其远嫁他乡的都
将现身老院儿，我怎能不回去？既是为了祝福，也
是为了团圆。

彩棚从院里一直架到院外，八碟八碗硬菜上齐
了，还有几只羊正火热烤炙中，堪称“黄羊高宴簇金
盘”。每一拨人进院都引起一场寒暄骚动，惊喜和唏
嘘充满了小院，大家相互端详，热情拥抱，好像有无
数的话都说不完——开吃吧，一切未说完的话都在
酒水饭菜中了。宴席上的高潮部分当然是大伙儿围
着烤全羊畅吃，徒手摘、揪、撕、拽，大快朵颐，好不
惬意。看那羊身上的花刀模式，正是丰宁满族自治
县的特色。丰宁烤羊有创意，一羊六吃，一吃皮儿，
二烤肉，三排骨，四吃串，五吃羊蝎子，六喝鲜羊汤。
长时间细烤，凭的是功夫。待羊烤到肉皮微黄时打
花刀，之后均匀刷料，羊肉入味走油，薄酥喷香。吃
时，摘取烤到酥脆流油的肉皮，或扯下一根肋骨，大
咬一块肉，洒脱、自由，吃美了就跳起来唱起来。待
吃完一层，刷料再烤，肉始终是外焦里嫩，拿巴掌大
的嫩苏子叶卷起来吃，提香解腻。

表弟念亲，往常只要我们回村，只消一个电话，
他就会即刻放下手中活计来聚，有时从工地赶来，
工服都来不及换。酒足饭饱、畅叙幽情后，家里姑娘
再来接，大家相送踩着搭石过河，星光满天，微风吹
拂，心情实在舒畅。去年暑期，亲戚们回老家大院聚
会，柴火大锅炖骨头、烙大饼，两大桌支在庭院，灶

上余火烧棒子、烤土豆，吃着喝着，就说到当年远嫁
坝外的大姑。那几年光景不好，姑父病逝，她就带着
孩子们嫁到坝外了，天高路远，更难相见。现在有车
有高速，见面还是难事？一通电话打过去，大姑家的
闺女芬妹妹当即说：“来，烤全羊伺候！”那还等什
么？上坝！

大滩草原某村，一面偌大的阳坡草地上撒满了
羊，真像天空扣满了星辰。到芬家门口，妹夫骑摩托
车飒飒驶至我们跟前停下，芬抱着两棵翠绿的西蓝
花，利落地跳下车，结实灵秀像只健美的马驹。

羊在哪？芬往后坡一指，刚才路过之地，羊都是
她的，近千只，惊呆了。羊群此时大面积下山，没人
驱动，没有牧羊犬督管，吃饱了就回家，小碎步捣得
尤其快。黑头羊能挤能踹，眼神中有一种狡黠，小尾
寒羊面孔温良，盯着你不错眼珠，我薅一把艾蒿递
过去，小羊咩咩叫，不认生，没戒备。

羊群挤挤挨挨，拼命逃窜，抓一只并不容易。牧
羊犬哄哄叫着冲进去挡人，妹夫喊一声，犬趴在墙
头闷闷不乐地看着。大家抓住一只大羊，抬起来走，
羊咩咩求救，犬的身子一颤，呼地扑上去咬人，妹夫
及时喝住，它才再次放开，蔫头耷脑跟过去。

羊血注满了一盆，犬在一旁小声呜咽，后又默
默走开，退到一丛卷丹百合后面趴着，神情忧郁。烤
炉升起炭火，羊上了高架微微烘烤，皮绷起来，油脂
不断溢出，滴在火炭上嗞啦响。

羊群又骚动起来，妹夫招呼牧羊犬：“走，放羊
去。”犬立刻跳上摩托车，跃上羊圈门口威严扫视，
栅栏一开，“汪汪”两声，几只大羊先冲了出去，羊群
也行动起来，拉开了踏在大马路上，鼓点声急，撒豆
成兵，羊粪蛋儿扑啦啦滚满这段路。公羊气昂昂往
前闯，母羊则喊着小羊，小羊叫着妈妈，呼应声此起
彼伏。一只羊妈妈停在道边，往长长的羊群焦急地
反复叫，直到她的小羊回应着到达，才亲一下小
羊，母女俩紧贴着赶上呼啸的羊群，奔跑于无边的
草野上。

鹰舞 张廷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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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马 颖颖（（东乡族东乡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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